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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绿色使者高见邦雄 

记一位在黄土高原植树的日本人 

 

《世界知识》记者  葛军 

 

入春以来，华北、东北地区连续十余次强劲沙尘暴天气，使我们

似乎一下子对环保的紧迫性有了切肤之感。恰逢此时，日本“绿色地

球网络”事务局局长高见邦雄于 4 月 9 日～28 日去山西大同考察，

在全国青年联合会国际联络部的协助下，我进行了随行采访。 

 

“有人说我是为了日中友好才来这里植树的。说我喜欢大同那地

方，其实都不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里，我甚至恨那个地方，那里

太穷，气候条件太差。” 

 

    在北京站大厅并不熙攘的人流中，全国青联的万学军向我介绍了

高见邦雄。我近乎诧异和失望地跟他握了握手，接受了他随后递过的

一张名片。这就是日本人吗？那种整洁、刻板和谦恭荡然无存，代之

以松弛、随意、甚至是不拘小节：蓬松的头发、敞开的领口和外衣，

腰包的两根黑色带子随着他走路的节奏不经意地在身后摆动着。 

    火车刚启动，他便迫不及待地从背包里取出一瓶英国威士忌和几

个纸杯，礼让一圈之后，他就边喝边滔滔不绝地讲开了。 

“有人说我是为了日中友好才来这里植树的，说我喜欢大同那地

方，其实都不是。我一点儿都不喜欢那里，我甚至恨那个地方，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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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穷，气候条件太差。” 

 再没有比这样的开场白更让我处境尴尬的了，我暗自庆幸没有提

出常规思维下的问题。 

他似乎看出我的疑惑，接着说：“不是我自己要来了，是他们（他

用手指着随行的全国青联干部）把我‘骗’来的”。 

全国青联副秘书长汤本渊介绍说，“绿色地球网络”是一个由日

本发起的非营利的国际性民间组织，以日本会员为主，也有少数韩国、

美国、英国和中国的会员。会员中有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家庭

主妇，也有科技专家和商界人士。该组织的宗旨是“环境无国界”，

实现超越国界的民众合作，共同保护地球环境。该组织目前有 500 多

名会员，总部设在大阪。 

    玩笑归玩笑，其实日方选择黄土高原并非毫无科学论证。从 90

年代开始，日本的中西部地区经常遭到“泥雨”的侵袭，风沙天气日

渐频繁。对于气候变坏的原因，日本国内舆论认为，除本国国内的生

态环境恶化之外，由大气环流带来的中国黄土高原的沙尘也是一个不

容忽视的因素。 

大同地处黄土高原东部，内外长城之间，平均海拔在 900～1500

米之间，年降水量为 380～460 毫米，无霜期为 90～130 天，干旱风

沙等灾害性天气严重，曾有“一年一场风，从春刮到冬”的说法。同

时，大同地区属于举世瞩目的“三北防护林”——绿色万里长城的一

部分。 

从 1992 年以来，全国青联和山西省青联委托大同市青联与“绿

色地球网络”合作，开展了以日方捐助资金、我方组织实施的方式，

共同营造“黄土高原地球环境林”及“桑干河青年工程林”的活动。

截至 1999 年 5 月，日方累计提供绿化资金 1000 余万元人民币，共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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树造林 2560 公顷，接待日本黄土高原绿化协力团成员 700 多人。1995

年 8 月，成立了由日方投资、大同团市委管理的“绿色地球网络”大

同事务所。 

 

“中国有句谚语：万事开头难。其实，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开始

很容易，过程比较难，关键是有结果就更不容易了。种树就是这个道

理。种很容易，但能否成活就不好说了。这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

自然条件，生态环境；其二，社会关系，包括与政府的关系和个人的

交际能力；其三，人的因素。” 

 

作为“绿色地球网络”的创始人之一，高见邦雄似乎与中国有一

种不解的情缘。他早年肄业于日本东京大学，现年 52 岁。1971 年首

次来中国，参观考察了大寨。当我问及他当时的感受时，他说：中国

的农民是伟大的，但随后我觉得，大寨人造梯田是对自然环境的破坏。

也许，他创办“绿色地球网络”的设想便发端于这样的思考。 

从 1991 年底开始，高见邦雄每年大约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呆在大

同，与当地的农民和技术员一起，从事植物的试验、育种、推广及相

关工作。他跑遍了大同的村村寨寨，了解当地的自然环境及人文状况，

因地制宜地制定绿化方案。难怪老乡们亲切地称他为“高见”、“老高”。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居然能听懂连北京人都很难听懂的大同乡下话，

而且还能说上两句“知不道”“么”，他也不无夸耀地自称“四分之一

个大同人”。 

谈起种树的感受和经历，高见感慨地说：“中国有句谚语：万事

开头难。其实，我认为并不是这样，开始很容易，过程比较难，关键

是有结果就更不容易了。种树就是这个道理。”据高见自己说，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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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第一次种树时，他种了不少棵，但第二年满心欢喜地来看他头年种

的树，却大失所望，死的死，枯的枯，能存活下来的寥寥无几。更令

他不解和气愤的是，有的树竟被当地的农民砍了，因为这些树占用了

他们借以维持生计的耕地。其实，刚刚解决了温饱问题，甚至尚未解

决温饱问题的农民何以理解和顾及环保问题呢？“我犯了官僚主义。”

他笑着对我说，这个很中国化的词让他用得很到位。 

后来，高见调整了他的“环保战略”，找到了促进环保与发展经

济、改善农民生活和提高农民素质的结合点：一是改变农民的生存条

件。1998 年，他在日本募集了约合 20 多万人民币的资金，为广灵县

苑西庄村打出了第一口井，结束了全村 200 多户人家走 20 多里路肩

挑手抬的吃水历史。二是营造经济林。1994 年和 1995 年共投资 23

万余元人民币种植了 9000 余亩仁用杏，去年收入 50 多万元，估计今

年将达 100 余万元。此举最大的收益是使农民看到了“退耕还林”的

直接经济利益，同时也增强了他们种树的责任感和主动性。三是与希

望工程挂钩，共同为贫困山区的小学营造“希望果园”。因为他意识

到了培养人才的重要性，脱贫要靠人才，植树也要靠人才。 

我们的汽车卷着一路黄尘来到苑西庄村的井边，我看到了一块石

碑，上面赫然刻着红漆描摹的大字——“吃水不忘打井人”。当四周

的尘埃落定，我惊奇地发现，井四周齐腰高的围墙外，已静静地围上

了 20 多个老乡。高见走上前去隔墙和他们互相拍拍肩膀、握握手，

平静、自然，一切“尽在不言中”。那是一双双因辛勤劳作而异常粗

糙的手，是岁月沧桑留下一道道洗不去的泥土痕迹的手，干枯、布满

皱纹……就是这样的手与高见的手握在一起，久久地握着。他们一起

抽着黄土高原产的香烟，披挂一身永远也掸不净的黄土。如果不是那

架已经磨得发白的尼康相机和一双已被黄土遮盖了本色的深色旅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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鞋，你无论如何都不会相信他是日本人。 

临别，一个老乡说：“高见，上家喝口水，歇歇。”高见说：“下

次，我住这儿，咱们喝酒。”于是，我感悟了，感悟到他们之间不用

太多的语言就能彼此沟通的那份真情。 

 

“我一直都在失败，我很少成功。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原因有二：

有一种人放弃是因为他们有了更好的去处，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可

我没有，我只有这一种事业；另一种人是承认失败了，而我不承认我

最终的失败。” 

 

当初，“绿色地球网络”来中国进行实地考察时共有 5 人，其他

4 人都认为在大同植树成功的希望很渺茫，最终放弃了，只有高见一

直坚持到现在。我随口问了句“”为什么?”高见轻描淡写地说：“我

傻，我太傻。” 

其实，“太傻”的不止他一个。据说高见的妻子也在“绿色地球

网络”大阪总部工作，也曾来过大同植树，不知她看到黄土高原的穷

山恶水有何感受。不过，高见一直坚持到现在，肯定与她的支持是分

不开的，虽然这种支持更多的是“排忧解难”而非“享受成功”。 

高见曾告诉我：“我的同事们说，我妻子有 3 个孩子，我是老大。”

从一句不经意的玩笑中我听出了很多隐情。从日本到中国的偏僻山

村，无论是物质条件还是精神生活都存在着极大反差。他不仅要迎接

恶劣生活条件的挑战，还要忍受精神生活的匮乏，克服语言交流的障

碍，最为严重的是要面对因水土不服而枯死的树苗。但高见最终坚持

下来了，这是不是应了西方的谚语：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个

女人？据说，有时他很少吃饭，只喝些啤酒或自带的威士忌，吃些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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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 

高见是一个平凡的人，偶而，他也会发发牢骚，说说自己的苦衷： 

“我不怕自然条件的艰苦，我能吃苦，可我怕人的因素。这个县

委书记很支持我，鼓励我多种树。我刚种好树，县领导又换了，新书

记不热心植树，于是树就一点点地死去。有很多官僚主义的做法，比

如，提倡种万亩林，搞隆重的仪式，两年过去了，热乎劲儿没有了，

林子荒了，只剩下一块‘万亩林’的牌子…… 

“我感到最苦恼的还是资金问题，现在‘小渊基金’还没申请下

来，就是申请下来也太少；而原来的资助方日本环境厅和邮政省听说

我们申请了‘小渊基金’，便都停止了资助。” 

高见有着务实的态度、勤勉的作风和执着的精神。他说：“我在

播种树木，树是有生命的，有生命就有希望，所以我是在黄土高原播

种希望。”正因为如此，他说：“我已经欲罢不能。” 

最初，也许是高见对环境的关切打动了日本的志愿者，使他们自

费来到中国的穷山僻壤植树造林，而现在不也正是志愿者们对全球环

境所表现出的责任感和深切忧虑在激励着高见吗？就让我用日本志

愿者来中国植树后的感受结束本篇采访吧。 

“日本一张电话磁卡的钱在中国能买 3 棵树苗，每棵树苗的成本

只有日本的三分之一。” 

“我深感一元钱、一滴水、一棵树的重要。我们追求富裕生活时，

也失去了很多东西，而这次活动让我们收获很多……” 

“生活在发达国家里，我们使用了很多能源，排出了许多废物，

对环境是有责任的。” 

“21 世纪不能回避环保与南北差异问题，中国环境的真正受益

者是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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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世界知识》（2000 年第 10 期） 

 


